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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一名普通球迷，我叫扎库米。
我不幸在现场，观看了南非世界杯。
我现在只想大喊一声：我还活着，没缺胳膊少腿儿，真好！

虽然知道当地治安不咋样，可还是出乎
我的预料！

我是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决心”前往南非的。
周围的人听到我要去的地方，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
因为在大家眼里，南非是犯罪与恐慌的代名词。
但是我支持的队伍很有可能在今年夺得冠军，所以，我还是咬着牙，一跺脚，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走！
到了约翰内斯堡，果然名不虚传。晚上完全不敢单独上街、到哪儿都提心吊

胆。坐车绝对不敢开窗，走路必须三五成群，速度最好胜过博尔特。最普通的民
宅外面，都有几十米高的电网。记得有一次，我们居住的地方停电，我手持着一
秉蜡烛，在黑暗中穿行，想起外边几十米高的电网，简直不寒而栗。

在约堡的日子，我生活得小心翼翼，时刻怀揣一本约堡生活宝典，每走一步
都要翻两眼，以防自己踩了什么雷区。

但是，我不找麻烦，麻烦还是找上了我，有一天我下榻的地方，门
竟然被几个黑人兄弟踹开。他们用手枪指着我的脑袋，要我掏出钱
来。Oh My Lady Gaga！除了从命我还能怎样？好在我的主要资金
没有在身上，都藏得十分隐蔽，否则我只有打道回国的命了。

我被雷得外焦里嫩，南非人民可真
能搞，又是屎壳郎又是安全套！

还记得那天去看开幕式，我下午早早出发，步行到体育场——后
来我才知道自己的选择多么明智。

一路上，汽车以每小时0.5厘米的速度蜗行着。
我竟然看到了不少名人、要人也抛弃了豪华座驾，下来步行——

真是王子堵车，与庶民同行。
后来我还听说某国足协高层领导被堵在路上，没看成开幕式。

难道他们不知道下车走两步吗？
南非的开幕式是简约迷你版的。留给我深刻印象的只有“屎壳郎推粪

球”……
南非人民的幽默不仅仅体现在开幕式上。
有一次，我正看球，忽然人群中一阵骚动。抬头望去，原来，球场半空中升起升起

了一支巨大的安全套！看来南非政府为了宣传防艾，真是绞尽了脑汁。
厕所里还放着“实用版”的，有几次，我跃跃欲试，真想拿几个走，然后来个异

国艳遇。但是一想到这是南非政府为了防艾而设，我就意兴阑珊了。

我怀疑自己在南非穿越时空了……
很多时候，我观看的比赛，不在约翰内斯堡。
往北是比勒陀利亚，那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小城；往东，是内斯普利特和勒斯

腾堡，那是野生动物的世界；往西，是司法首都布隆冯丹，那是可以夜不闭户的安
静之都；再往南，是德班和开普敦，那是属于海洋、属于浪漫的世界。

这么多地方，最让我惊讶的是开普敦海边的别墅。这些价值过千万的豪宅，
竟然没有任何围墙。

有时，当我不得不从别的地方赶回约堡时，我无限感慨：为什么开闭幕式都
要选择在约堡？为什么我还要回来？我时常恍惚，甚至怀疑：是不是穿越了，我
在不同时空的南非里穿行……

“枪林弹雨”都过来了，4年后的巴西我还去
4年后的巴西世界杯：我老了4岁，也许已娶了个漂亮姑娘，带她一起去看世

界杯；也许成了亿万富翁，坐在贵宾包厢，身旁都是布拉特这种型号的名流……
听说里约热内卢的治安也不是太好，貌似有一次，卡洛斯把车停在半路，正

接受电话现场采访，一把枪就抵在了他腰上。他还笑嘻嘻地对主持人说，等我被
抢完了再和你聊……

那我是去还是不去？决定了，一定要去！南非世界杯的枪林弹雨咱都熬过
了，都被人用枪指着头了，在巴西还能更衰吗？

大家好，我是呜呜祖拉。
我初一亮相，就引来呕吐无数。
还记得2009年的南非联合会杯揭幕战当晚，电视机维修商和电视转播商接到无

数球迷打来的电话，反映转播信号有问题，里面一直有持续不断的“嗡嗡”的噪声。听
说还有不少故作镇定的球迷一边看球一边纳闷：南非的蚊子、苍蝇怎么这么厉害？

从那时开始，就有球员和非洲以外的球迷抵制我。到了南非世界杯，尤其是第一
轮小组赛接近尾声时，声讨我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少明星球员带头号召大家抵制呜
呜祖拉，说我的声音有催眠作用，导致他们进球减少。但是国际足联一句“这是南非
特色，我们应该尊重当地的习俗”，给他们打了回去。于是乎，我得以继续在赛场上贡献力量。

其实，与我同病相怜、饱受争议的还有我哥们儿“普天同庆”。自从格林没有把他抱牢放进球
门之后，他就饱受世人的横眉冷眼。

可是你们难道不会看录像吗？那些把它踢上看台的前锋脚法有多臭，那些永远抱不住它的门
将手上抹了多少黄油，它都钻进球门一英尺了，那些裁判愣是看不见——你们人类，尤其是男人就
是这样，自己事情干不好就怨女人，女人怨不着就怨别的东西。其实“普天同庆”是很好相处的，那
些抱怨它不听话的人，应该早点跟它认识。

不管怎么样，巴西世界杯，我兄弟“普天同庆”是绝对不会出现了。至于我“老呜”，可能会有家
族的哥们儿零星前往。但想让我们成群结队、浩浩荡荡、漂洋过海去巴西，我们还不愿意呢！

多年以后，也许你们会怀念我们——呜呜祖拉、普天同庆，甚至还有屎壳郎滚粪球。因为，我
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南非制造”。

呜呜祖拉：我们都是“南非特色”

我被南非雷得外焦里嫩
不是屎壳郎就是安全套

对了，还有呜呜祖拉凑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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